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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為公」牌樓
　　位於臺北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每年

吸引了數百萬計的遊客到訪，不論步行或乘車，

當所有人初抵達故宮，都會被極具特色及辨識

度的建築物所吸引。故宮最初的整體院區規劃，

是由黃寶瑜建築師帶領的大壯建築師事務所執

行，於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完成第一階段的新館

建築，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紀念日正式

揭幕啟用，之後歷經多次擴建，完整院區逐漸

成形。

　　遊客一到山下廣場，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

氣勢非凡的「天下為公」牌樓（圖 2），與中央

步道軸線末端的正館建築遙遙相對，相互呼應。

牌樓與後方兩側華表完成於民國五十六年年初，

為鋼筋混凝土建築，就當時的觀點，可視為以

現代建材與結構，製作具中式古典造型建築的

嶄新嘗試。牌樓，為中式建築的特色之一，具

有空間區隔定義、表彰紀念或裝飾門面等單一

或複合功能，通常隨著建築群的範圍與地位，

牌樓大小規模也有所不同。

遊客來到國立故宮博物院，大多不免俗的會在院區內拍照留念，從山下廣場的天下為公牌樓、兩

側的華表、銅獅，往正館前進時樓梯中央的巨大方鼎，最後抵達廣場看到的正館建築與院區全景，

無一不是合照時的理想配角，有時甚至成為取景的主要焦點。當各位看到這些照片時，除了回憶

起當時眼中所看到的景色、身處的環境與心情外，如果能了解更多的相關背景，知道其中有趣的

事物，或是發現一些隱藏版的小祕密，想必能留下更為深刻鮮明的回憶。接下來讓我們再次踏上

旅程，一同發現或重溫這些景物背後的故事吧！（圖 1）

漫步在故宮的路上
趣談故宮院區景物
■ 王聖涵

圖1　本文介紹院區景物位置示意圖　原圖取自故宮院區平面圖，作者重新編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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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為公」牌樓是採「六柱五間五樓式」

的衝天柱形制，也就是說它包含了六根柱子，

間隔五個無門的門洞稱「間」，而「樓」指的

是上方斗拱屋頂的數目，有種說法便是以斗拱

及屋頂的有無，做為區分「牌樓」與「牌坊」

的依據，整體形制，與南京中山陵「四柱三間

三樓」的「博愛」牌樓有眾多相似處。（圖 3）

從上往下細觀，牌樓的衝天式頂柱以雲紋裝飾，

黃色與綠色琉璃瓦屋頂則與正館建築物相同，

正中央「天下為公」牌幅為國父孫中山先生的

手跡，四周襯上菊紋，落地柱及其相連的抱柱

石與基座造型簡潔，座底為仰伏菊瓣造型。顏

色以白色為主，搭配黃、綠色屋瓦，在藍天襯

托下精神飽滿，令人神清氣爽。

　　說到「天下為公」的含義，此為孫中山先

生一生追求目標，也是他最常題詞的內容之一

（另一詞為「博愛」，正館地下一樓大廳有此

題字匾額），按照劉望齡先生統計，國內外各

地收藏的孫文「天下為公」墨寶多達三十九件，

尚未包含「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公天下」

等字異義同的題詞。《禮記‧禮運篇》中說：「大

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人若都為著

公眾而為，便能達到世界大同的最理想境界，

這和兩千多年後的故宮，正力求全面提升公共

性，以全民角度思考公眾利益最大化，提供更

多參與創造機會的理念及企圖心，緊密契合。

　　看著孫中山先生的題字（圖 4），不免讓人

好奇這文字的由來。由於遍尋不著製作紀錄，

而翻製而成的半立體字，筆觸細節已經過修飾，

院內當時也未有相關收藏，僅能多方比對，經

查發現與現藏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

館，孫中山先生贈給蔣介石先生的「大道之行、

天下為公」字幅（圖 5）中的筆順、轉折結構較

為類似，或許可由此推論其關聯性。

　　本院於民國八十六年，典藏由前外交官沈

昌煥夫人黎蘭捐贈故宮的孫文〈天下為公〉墨

寶（圖 6，贈書 0724），本幅由國父書寫贈送

黎蘭女士之父黎民偉先生，其為當時的電影業

先驅，並曾追隨孫中山先生拍攝新聞紀錄片，

而這幅筆力雄渾的墨寶，其後的題跋稱：「⋯⋯

嗣□國父逝世，勒手書『天下為公』四字於□

中山陵正門，即取自此紙者，□國父喜書『天

圖2　天下為公牌樓、華表與銅獅　作者攝

圖3　 南京中山陵「博愛」牌樓　取自Mapio.net網站 http://mapio.net/
pic/p-26020985/，檢索日期：2017年7月1日。

圖4　牌樓上的「天下為公」題字　作者攝

圖5　 孫文為蔣介石書「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中國國民黨文化
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取自《孫中山題詞遺墨彙編》，頁
86。

圖6　民國　孫文　墨寶天下為公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下為公』，世多有之，而此紙獨膺勒石，供兆

民瞻仰之選，誠可寶也。⋯⋯」認為南京中山

陵正門所刻的「天下為公」四字之底稿原件即

為民偉先生所收此件。但有趣的是，若與南京

中山陵陵門石額文字比對（圖 7），兩者並不相

符，石額文字反而與另一幅孫中山先生書贈楊

庶堪先生的《禮記．禮運篇》中的文字（圖 8）

更為相似，茲將內文四字放大以供參比。（圖 9）

楊庶堪為民初革命領袖，曾擔任孫中山先生葬

事籌備委員會之委員，中山陵之規畫與其應有

密切關聯，故治喪刻額直接取用其持有之國父

墨蹟，也是合理之事。是否確為如此，或待來

日詳究。

華表
　　立於兩側的高聳直柱，通常稱為「華表」，

與牌樓一樣，這也是中式傳統建築的特色之一，

兩者成組出現，更彰顯了入口的氣勢。牌樓較

能從其造型理解存在的理由與功能，而華表的

演變則更為跳躍與趣味。晉崔豹《古今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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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釋義》提到：「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

何也？』答曰：『今之華木也，以橫木柱頭，

狀如花也，形如桔棒，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

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

因而有此說法，華表的原意是為了讓百姓可以

把意見傳給統治者而設立，最初的樣子是一根

直立的木長桿，上面有交叉狀的橫木或其他裝

飾，百姓可以在上頭留下諫言，因此也稱為表

木或誹謗木。但在封建社會，象徵概念大過於

實質功能，華表也隨之成為出現在交通路口或

重要建築前的一種標誌了。

　　傳統華表的造型，除了在宋代張擇端的〈清

明上河圖〉中出現，在本院收藏國寶級的元代

王振鵬〈龍舟圖〉卷（圖 10，中畫 0018）中也

可清楚見到，在橋兩端左右共立四支高柱，中

間為十字狀的交叉短木，每個柱頭都立有一隻

仙鶴，姿態各異。隨著時代演進，木料被石材

取代，柱身的雕紋裝飾更為華麗繁複。在院藏

清院本〈漢宮春曉圖〉（圖 11，故畫 0050）中，

當進入最外層的宮牆時，其內外分別出現一對

華表，柱頭頂上有似龍的神獸，一說為石犼，

也稱朝天犼、蹬龍，相傳能上達天聽，柱身偏

上方處有一雲紋橫板，為交叉橫木多次演變後

的樣貌，全柱雕飾盤龍紋樣，下方為蓮紋基座，

外則有石欄杆，欄杆四角柱上也各有一隻似獅

神獸。

　　本院華表（圖 12）和天下為公牌坊同為混

凝土結構，架構遵循傳統規範，各細部造型元

素均呼應主體建築與四周環境。首先，柱頭最

上方的神獸（圖 13），各位若仔細觀之，便會

發現與前方的大銅獅系出同門，且左右相對有

公母之別，原型皆來自於院內收藏的一對小石

獅（稍後詳述）。圓形柱身，上方雲版以波浪

羽紋作底，再佈滿如意雲紋，左右對稱像一對

圖8　 民國　孫文　書贈楊庶堪《禮記‧禮運篇》　取自《孫中山題詞
遺墨彙編》，頁79。

圖9　 擷取〈書贈楊庶堪《禮記‧禮運篇》〉之天下為公四字放大重排　
取自《孫中山題詞遺墨彙編》，頁79。

圖10　元　王振鵬　龍舟圖　卷　局部　華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清院本　漢宮春曉圖　卷　局部　華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南京中山陵陵門「天下為公」石額　取自一起悅讀網http://m.171u.com/
c/56/slide.56576.html，檢索日期：2017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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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年，從基座上的鑄字可知，這一對銅獅

是由當時在本院科技室服務的孫超先生所鑄製、

何應欽將軍題字，並由新萬仁製藥公司捐贈，

當時共有三對銅獅，除了故宮以外，另兩對則

在臺中豐原慈濟宮（媽祖廟）以及企業自藏，

現在到慈濟宮，仍可看到這對銅獅鎮守大門（圖

翅膀，柱身等距綴滿雲紋式樣，下方基座為八

角形，外圍以同為八角形的欄杆為界，整體造

型與色彩簡潔典雅。

銅獅
　　欣賞過兩側華表，走上中央步道前，一對

巨大銅獅（圖 14）便分踞兩側，像是入口的守

衛者般，兩者造型相近，體型方正且凸顯頭部、

銅鈴大眼、闊口尖齒，粗壯且富有肌肉的四肢，

象徵被馴服的華麗項飾與鈴鐺。如何判斷性別，

雄獅之右前爪蹬在繡球上；而雌獅的左前爪則

是按在一倒仰的幼獅身上。銅獅製作於民國

圖12　入口兩側的華表　作者攝

圖13　華表的柱頭細節　作者攝

圖14　故宮的大銅獅　a. 正面　b. 左側銅獅　c. 右側銅獅　作者攝

圖15　臺中慈濟宮的大銅獅　作者攝 圖16　 北溝陳列室門前的小石獅　取自《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肇始
播遷復院》，頁231。

15）；其與故宮銅獅的差別，除鈴鐺上少了一

圈「甲寅年孫超塑」的銘文小字外，鈴鐺本身

也因信眾的長期觸摸，露出光亮的黃銅原色，

至臺中時不妨可到此一遊。

　　故宮銅獅的原型來自院藏的一對漢白玉小

石獅，但並非清宮舊藏，而是抗戰勝利後日本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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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所歸還之無主文物，據說為日軍自民間掠

奪而來，一開始放置在臺中霧峰北溝陳列室門

口（圖 16），之後搬到了臺北故宮正館入口處，

直到民國九十三年正館改建工程時移動到臨時

入口兩側，隨後又移入文物庫房內入口至今。

（圖17-1、17-2）小石獅長寬約四十至五十公分，

含底座也才約一百三十多公分，刻劃生動十分

討喜，想想牠倆在正館的公共區域，一轉眼也

待了近四十年，這樣與館員觀眾朝夕相處，並

得以親近的故宮隱藏版文物，應該很難再出現

了吧！

　　不論單隻或成對的石獅、銅獅，都是中式、

臺式建築物常見的裝飾物件，但各位不知曾好

奇想過，獅子並非華夏文化中的既有物種，其

造型卻在傳統建築中十分常見，與同是猛獸，

也常被賦予神獸意象的老虎相比，其普及性完

全不遑多讓，甚至更為頻繁地出現在廟宇、宮

殿、官署等重要建築物中。獅子的神獸形象與

佛教關係密切，漢朝時佛教傳入中國，在佛教

中，獅子被認為是可護法避邪的「靈獸」，具

有高貴尊嚴的身分，同一時期，西域諸國也開

始進獻活生生的獅子給當時的皇帝，其既兇猛

又珍貴的形象更加確定，日後逐漸融入生活環

境，變成護衛門戶的瑞獸，成為民間文化的一

部份。

博愛圓鼎
　　除了前述的小石獅外，行政大樓外的圓鼎

則是另一件由日本返還的古物，此鼎雖說是古

物，卻沒有商周或明清時期的悠久歷史，並且

隱藏著沉重殘酷、令人傷感的戰爭歲月，索允

明先生曾詳細說明始末。此鼎是在民國二十六

年日軍侵佔南京時，奪取了國軍兵工廠製作彈

藥的銅料所鑄造而成，日軍在鼎的前後鑄下記

圖17-1　民國92年一樓大廳西側的小石獅　陳麗春攝 圖17-2　守衛在庫房前的小石獅現況　王鉅元攝

圖18　行政大樓前的南京博愛圓鼎　作者攝 圖19　 梅花銅飾下露出的櫻花花瓣，圓鼎上覆蓋的博愛與國歌銘板。　
作者攝

圖20　位於院區平臺的巨大方鼎　作者攝

圖21　商晚期　亞醜方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尺，重量至少四噸，當時負責製作的洪振福先

生回憶，當時的科技室不僅致力於各類文物製

作技術的鑽研與重現，同時也積極求教各地的

傳統技藝、探尋在地的工具與材料，因此製作

方鼎的任務，不僅挑戰技術能力，更展現出對

於傳統工藝創新與傳承的使命與責任。方鼎製

作歷時約八個多月，以現代鑄銅程序進行，因

為形狀方正，所以先以木模為底，再包覆土模

並雕塑出紋飾，而後以玻璃纖維先後翻成陰模

功宣慰的銘文，並於隔年運到日本靖國神社，

在漫長殘酷的戰爭結束後，我國自東京接收了

大批日方歸還的侵戰文物，分批直運臺灣，此

鼎因此先運至高雄，而後轉寄存於臺中糖廠倉

庫，在臺北完成故宮新館後，曾設置在院區中

央步道末端階前的平臺上，民國八十一年再移

至行政大樓前廣場直至今日。

　　這件三足大圓鼎（圖 18），口徑（不含耳

及底座）皆約一百五十多公分，量體龐大厚重，

圓鼎的上下方分別飾以雲紋與波浪紋樣，原先

的日軍銘文以及兩側裝飾的櫻花式樣，則是設

置於院區時，以新製的國父孫文先生的「博愛」

鑄字、國歌歌詞，與立體梅花鑄飾所覆蓋，因

而埋藏了這段沉重滄桑的故事，如果仔細察看

便會發現，原先以螺栓鎖上去的梅花已開始鬆

動，露出些許底下的櫻瓣痕跡（圖 19），當時

為何會以如此心態對待歷史，未來又要以什麼

方式處理與面對，令人深思。

方鼎
　　而原先放置圓鼎的平臺，民國八十一年起

設置了由當時科技室同仁所鑄造的巨大方鼎（圖

20），作為中央步道的端景，讓到訪遊客行經

此處，感受到國之重器的威嚴與氣度。此鼎原

型來自於院藏商晚期「亞醜方鼎」（圖 21，中

銅 1933），現正展示於正館 205陳列室「吉金

耀采—院藏銅器精華展」中的「祀與戎—商周

青銅家族器與兵器」單元，這批彝器在器身銘

鑄「亞醜」族徽，製作十分精美，反映出商晚

期銅器製作技術的高度發展與整體文明展現，

存世的亞醜銅器中約四成是方型器，這也是亞

醜銅器的特色之一。

　　新鑄的方鼎尺度龐大，長寬高皆以原有器

型放大十倍，含底座寬約二公尺，高將近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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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彈性的竹矢取代木矢。到了晉朝，壺口兩

側增加了中空的壺耳，使得遊戲花樣更為豐富，

難度也提高，至此投壺的基本形制大致定型。

　　院藏投壺相關器物皆為陳設用的陶瓷器（圖

23），在畫中有時也會呈現出當時的生活樣貌，

有關投壺活動進行的場景，在「看畫．讀畫—

歷代名蹟選萃」書畫展，當中所展出的〈清院

畫十二月令圖十一月〉（故畫 3116），便有一

景為投壺，可看到眾人圍著一人，正準備擲出

手中的箭桿，而投壺則隱身在柱後，僅微微露

出壺耳及器腹的輪廓，各位也可細看此人持拿

的位置與姿勢，感受其中的趣味。（圖 24）

　　本院的投壺垃圾桶設計製作於民國七○年

代，以投壺造型為基礎，再考慮置放垃圾的功

能，整體等比放大後，腹身加寬，重心盡量降

低，當時尚未全面禁止公共場所吸菸，為避免

菸蒂直接投入垃圾桶造成火災，正好利用雙貫

耳造型加底當作菸灰缸功能，如今已用水泥封

起。壺口及雙耳飾以弦紋，壺腹則是雲紋與波

與陽模，將完整的塑膠陽模分解成局部後，各

構件再分別製作砂模，於砂模中灌入以銅、錫、

鉛合成的青銅熔液，鑄造出多達二十一件的構

件，依序焊接研磨，完成最終的雄偉方鼎。

　　如此繁複耗時的工序，比起層疊重複的翻

模作業，或是澆灌炙熱銅液的危險，製作者覺

得最困難的階段，反而是在一開始以木節土製

作土模時，如何憑藉少次觀察實物的機會及參

考照片資料，型塑出貼近原件意象與質感的放

大模型。以手工捏塑黏土，除了尺寸比例需要

準確等基本要求外，當物件放大十倍後，關於

表面的紋理質感、紋飾輪廓的深淺、線條在流

暢與樸拙間的拿捏等，都變成了具目的性的藝

術創作，而非單純可數字計算的複製作業，各

位若在此大方鼎前，不妨可細看其結構與紋飾，

由兩耳外側的淺刻夔紋，器身襯著雷紋的鳥紋

浮雕、鉤連雷紋與錐狀乳丁，四足上的複層獸

面紋，以及四角的鉤狀棱脊等，與整體形態的

穩重樸實，都來自於長久累積的經驗與美感，

以及不斷重複的比對與修正所致。

投壺造型垃圾筒
　　除了上述這些遊客必經的大型景點之外，

在故宮院區中還有件頗富趣味的設施。行進間

常見一窄口寬腹、長頸具雙耳的咖啡色金屬容

器在院區路旁，首次到訪的遊客常因好奇走近

一探，發現它原來是個垃圾筒而莞爾一笑。（圖

22）這個垃圾筒的造型發想來自於投壺，投壺

是古代的一種遊戲，開始於春秋戰國時代，有

一說由「射禮」演變而來，是貴族往來聚會時

展現社交禮儀的遊戲，兩漢時期，投壺逐漸脫

離禮制的象徵意味，娛樂性越來越強，直到魏

晉南北朝到達鼎盛，在民間以及文人社交圈長

期受到歡迎，遊戲方式與器具也不斷與時俱進，

直至清末才逐漸消失。

　　投壺遊戲是將沒有箭鏃的箭桿投入壺中，

依當時的遊戲規則計算分數，剛開始直接以飲

酒器的壺作為投壺，多為陶瓷，也有金屬器，

尺寸不大，壺內有時裝小豆（紅豆）防止投入

的箭矢反彈出來，但也有不盛裝小豆，利用箭

矢反彈再重複投擲的改良遊戲方式，甚至改用

浪紋，以深咖啡色系搭配簡約紋飾，明顯卻又

與周邊環境融合，以實用觀點來看，窄口造型

可避免垃圾露出影響環境美觀，也降低過大垃

圾隨意棄置的機會，在清潔或維護時可能相對

較不方便，但就「丟垃圾」與「投壺」之間的

聯想，不由得讓人欽佩發想者的幽默感。

建築物磁磚
　　拾級而上，終於抵達典藏文物的本院正館，

在進入展場欣賞展覽前，或許可以再注意一下

眼前正館建築外的磁磚，文章一開始便提到，

博物院最原始的院區與建築物設計，由黃寶瑜

建築師所規劃，為求堅固與永久使用，全部採

鋼筋混凝土結構，外牆則使用磚材，這是考慮

臺灣北部地區氣候潮濕，同時臺灣處於環太平

洋地震帶上多有地震，為求抗污、耐裂、防水，

所以採用面磚，一層以上所使用的是米色鋼磚

（圖25），為含石英質的無釉面磚，經高溫燒製，

吸水率低，上以凹凸線條構成連續的幾何圖案，

圖22　投壺造型垃圾筒　作者攝 圖23　明　龍泉窯　青瓷劃花投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4　清院畫　十二月令圖十一月　軸　局部　正在投壺的人與隱身在柱間的投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24　故宮文物月刊·第418期 2018年1月　125

故宮掌故

漫步在故宮的路上—趣談故宮院區景物

在陽光照射時，會隨觀看角度呈現如綢緞般光

潔的紋理，也與底層的棕色琉璃磚形成不同質

感的對比。

　　底層（現在的一樓）所使用的紅棕色琉璃

面磚，選色來自於我國民間陶器普遍出現的顏

色，以琉璃釉燒製，呈現厚實亮澤的肌理，最

具特色的是，建築師極具巧思，將建築體完成

年代（例如首批為「中華民國五十四年造」）

以小篆書體標記置中，四角與左右兩側再飾以

雙菱紋及蟠螭紋等式樣，使得一面磁磚在美觀

與防護的基本功能外，增添了歷史的刻畫與記

錄。

　　延續此設計理念，故宮每次擴建都會配合

製作相同型式、不同年代內容的面磚，在正館

共有「五十四年」、「五十六年」、「五十八

年」與「七十二年」等四種內容，現在在正館

所看到的，大多為第二期擴建完成時的「五十八

年」字樣，東後側有部分為第一期擴建完成的

「五十六年」，西側則有非常少許的「七十二

年」字樣（第一行政大樓為第三期擴建之主體，

則全為「七十二年」字樣），就待有心人細心

觀察發現。至於初建的「五十四年」，由於正

面建築經過多次改建，僅能在未對觀眾開放的

正館後院見到，但可能由於最初的磁磚備品已

用罄未重製，因此單一牆面上時而會混雜出現

不同年代的磁磚，在未來的維護或改善作業，

可能需要投注更多對既有設計的理解與資源，

方能將整體理念繼續貫徹實行（圖 26、27）。

　　此外，完成於民國八十四年院區第四期擴

建的圖書文獻大樓，其底層面磚則在相同的紅

褐色彩與版面編排等原則之下，開發出不同的

式樣，經詢問當時協助設計的同事回憶，重新

創作的緣由已不可考，中央同為篆書但不同的

字體表現「中華民國八十四年造」字樣，兩側

為左右鏡射的夔紋，四角則是改以四面相互對

稱的花形紋樣，組合後版面出現完整的四瓣花

飾，增加面磚之間的連結性，同時使得版面更

為豐富。（圖 28）

結語
　　國立故宮博物院自民國五十四年在臺北落

腳開放，至今已將近五十二年，若與千年計的

文物或數百年計的宮殿相比，一個五十多年的

博物館建築或觀光景點並不算歷史悠久，但對

於很多臺灣民眾來說，或親臨參觀，或藉由媒

體宣傳多少得知故宮的變化與現況，臺北故宮

已是他們童年或年輕時便存在的記憶之一，不

可否認，故宮這個場域，也逐漸積累起文物以

外的自身歷史價值，因應時代潮流與需求不斷

進化的同時，仍保有鮮明特色，一直存在於臺

灣多元文化中的一隅。

　　從院區中的種種景物，不難發現，規劃設

計的發想來自當時的環境需求，意象元素常從

故宮的文化中梳理取材，同時多應用成熟的現

代技術，並將未來的整體發展納入考慮後進行，

若仔細探索，可以發覺許多蘊含其中、引人好

奇、發人深省或會心一笑的故事與想法。對於

當下執行的人，這些工作大多是博物館的日常，

不一定有記錄，對於保存記錄的重要性也較少

體認，就像許多傳統工藝技術，對於當時的工

匠來說，不過就是一般的日常工作，但長久的

累積與傳承，便逐漸凝聚出文化與藝術的價值。

　　這些存在於生活，經由時間不斷產生的歷

史，若能有系統地記錄、整理與分享，除了可

以滿足大眾的好奇心與懷舊情懷，提供更多遊

覽時的樂趣，或許也提供人們更多機會思考過

去與現在的關係，成為促進有形資產的保存與

永續經營，以及無形文化資產的傳承與再生的

活力與動力來源。下次再訪故宮，除了不斷更

新豐富的文物展覽外，對故宮的環境事物有更

多的好奇心與發現，甚至參與其中，成為不斷

累積深化的故宮力量吧！

本文承蒙游國慶研究員啟發、提供諸多寶貴資料及意見，洪

振福先生與陳麗春編審分享珍貴經驗，在此深表感謝之意。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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